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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千式
百样的吉祥图案装点着。吉祥图案匠心独具
的装饰风格与民族艺术语言，寄寓了人们趋
吉避凶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吉祥图案首先起源于人们对于“吉祥”
意味的追求，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观念的
显著表现。如昭示长寿的松柏、仙鹤，寓意
美好爱情的鸳鸯、蝴蝶，镇宅保平安的关
公、钟馗以及象征幸福、吉利、长寿的福、
禄、寿三神仙。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
娶、祭祀祈祷、节日庆典等日常行事，无不
烙印着祈吉的观念。

我国古代典籍中有着诸多对吉祥的记
载。从《周易》里“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
事知来”；《庄子·人间世》中“虚室生白，吉
祥止止”等言论可知，“吉祥”是人们围绕着
生存、繁衍等人类朴素命题而产生的精神
希冀。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于吉祥的追
求成了一种坚韧的纽带，代代传承，并在数
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形成根植于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民族文化现象。

那么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是从何时开始
出现的呢？

根据资料记载，远古时代的岩画、雕
塑、陶器上就开始出现关于“吉祥”的图
腾。在原始文化中，先民经过有意识的劳
动、狩猎等环节，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和征
服。他们通过在岩画、陶器上雕刻出装饰
性的符号以达到求生、求祥、图腾崇拜的目
的。如陕西半坡、庙底沟等出土的陶器上
出现的鸟纹、蛙纹，就是早期太阳、月亮的
拟代符号，是人们在想象中所崇敬的太阳
神、月亮神的物化载体。原始先民通过雕
刻这些符号来表达对自然及神灵的崇拜、
对风调雨顺的祈祷。

此后，由夏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
上的饕餮纹、蟠龙纹、鸟兽纹等浑厚肃穆
的纹样，至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融合佛
教、玄学色彩的树纹、兽纹、夔纹的祥瑞主
题；由宋元花鸟画、瓷器、剪纸等艺术形式
中丰富的吉祥元素，到明清时期民间杨柳
青、桃花坞、潍坊年画的空前繁荣，中国

传统吉祥图案历经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并
伴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脱离了单纯的神灵
崇拜而趋向世俗化，由帝王贵胄走进寻常
百姓的生活中。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吉祥图案承载
着中国人对美满生活的希冀，形成了具有
民族特色的完整体系，其造型与形式也渐
趋丰富、多样，尤其在民间的吉祥艺术中，
多有活泼、喜悦而自由的造型，总体呈现出
多元的发展态势。

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吉祥图案
还有着丰富的种类，依据表现内容可分为
如动物、人物、植物与器物等多种类型，皆
具有求祥纳福的美好寓意，体现着中国人
丰富的想象力及高超的艺术水平。

如自远古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各类动物
图案，大多以抽象和概括的形态呈现，包含
各类飞禽、走兽、鱼虫，以及人们想象中被
赋予吉祥寓意的龙、凤、麒麟、“四神”等。
古代麒麟被视作送子神兽，寄托着祈求子
嗣绵延的美好寓意；鹤则为长寿的代表，

“鹤寿千年”“松鹤延年”等都是常见的题
材，在明清时期，鹤也被作为一品鸟绣于官
员的衣物装饰之中，以示祥瑞与地位；与

“福、禄、寿”中的“禄”字同音的鹿，则被用
来表示繁荣昌盛；形象美丽、恋花的蝴蝶，
被用来象征美满的爱情等；而猫与蝶则常
在国画中相伴出现，谐音耄耋，寓意长寿。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人物也是吉祥图案中极为常见的类
型，常见的包括人物故事、人物神祇、历史
戏剧人物等，通常具有辟邪镇宅、求祷婚姻
子嗣、惩恶扬善以及反映人们幸福生活和
对真善美追求的含义。如宋代随着城市经
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描绘生活景象且有
着吉祥寓意的货郎图、美人图、婴戏图等风
俗吉祥画。北宋著名画家苏汉臣创作的
《秋庭婴戏图》，描绘了一大一小两个婴童
于庭院中戏耍的场景，人物面部圆润，衣着
富丽，显出活泼天真之态，背景衬以芙蓉、
菊花等带有祥瑞寓意的植物，二人所玩的

“推枣磨”游戏，也以谐音形式寓有早生贵

子的含义。
除了动物和人物之外，植物也是吉祥

图案的一大类，如梅兰竹菊、牡丹、石榴、松
柏。其他还有器物，如寿瓶、琴瑟、如意、银
锭；符文，如祥云、八卦、回纹、卍纹等多种
类型。它们多数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素材
的提炼，并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同一幅吉
祥图案中。如祥云纹常与龙相伴出现，喜
鹊落于梅枝上寓意喜事相连、喜上眉梢，松
柏、寿石与仙鹤更是常见的祝寿题材，这些
搭配传递着形式多样的祥瑞寓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吉祥图案也在不断
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奏响符合当下审美趣
味的音符，为传统文化增添具有时代性的
新内容，彰显着这一民俗艺术强健的生命
力。如门神年画，是传统吉祥图案中广为
流传的一种类型，人们将其张贴于门上，视
为守门卫户、驱灾辟邪、祈祷吉祥的保护
神，至今仍有许多地区保留着春节张贴门
神年画的习俗。这一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吉
祥图案，就在时代的演进中被不断赋予新
的面貌。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
了许多新式年画。在借鉴传统年画创作技
法的基础上，艺术家将八路军、民兵、百姓
等形象加入门神画之中，为作品赋予了丰
富的时代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著
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汪占非创作的新年
画《保卫边区》。在这幅年画中，作者分别
将左右门神刻画为骑马持枪、挥刀的边区
民兵及百姓的形象。画面左边的人物戴着
军帽，持手枪，腰间别着手榴弹，昂着头露
出坚毅威武的神情。而右边人物则手持长
刀，身着西北地区特色的羊皮大袄、头戴毛
巾，目光炯炯，反映出一派威武的战斗姿
态。年画上还刻有“全国百姓万万千，大家
团结一条心”的口号，充分表现了当时人民
艰苦朴素、万众一心的战斗热情以及艺术
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目的。这样的
新年画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借鉴吸收了传
统门神年画的造型样式，另一方面又在人
物形象、作品内涵上为传统吉祥图案增添

了新的时代意义。
在抗击疫情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具有

时代特性的新门神画。2020年春节期间，
出于期盼疫情早日散去，人民生产生活、生
命健康得以保障的愿望，许多艺术家创作
了以防疫宣传为主题的门神年画，受到人
民群众的广泛喜爱。如原创动漫作者慕容
引刀以霍去病、辛弃疾两位历史人物创作
的门神画，取“去病”“弃疾”之意，希望能早
日驱散疫情。又如四川省绵竹年画博物馆
馆长胡光葵与几位年画非遗传承人共同创
作的抗疫年画，画面中的镇宅门神“赵公”
被加上了口罩，并写有“增强防范意识”的
宣传标语。此外，还有诸多民间年画创作
者、各大艺术院校师生参与到抗疫年画创
作之中。他们在传统年画里融入了疫情防
控的相关元素，使得这一古老的吉祥图案
更加贴近群众生活。不少新的年画作品越
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这些作品在与时
俱进的同时，又把传统年画镇宅、保平安、
祈吉的功能发挥出来，让传统文化焕发出
时代活力。

此外，在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
会等大型运动赛事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对
于传统吉祥图案的现代创新运用。如北京
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容融”就是以“灯笼”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吉祥符号为基础
进行的设计。灯笼常在除夕、正月十五元
宵节等吉庆节日时悬挂，具有喜庆、温暖、
光明等美好寓意。“雪容融”以灯笼为造型
基础，整体色调选取了亮丽吉祥的中国红，
并在顶部增添了传统吉祥图案“如意纹”的
造型，以面部及头顶的留白表示雪，既与冬
奥会的举办季节相呼应，也有着“瑞雪兆丰
年”的美好寓意，整体形象十分可爱，广受
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集中表达了人们对
于如意吉祥、添福添寿、驱灾避害的追求，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并在
衍变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中国民俗艺术的
独特符号，体现出中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
及高超的艺术水平，具有深入人心的美学

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吉祥图案也被不
断赋予新内涵及新形式，使这一古老的优
秀传统文化在当下奏响出符合时代审美趣
味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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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眉头 齐白石

古时，文人骚客们一有闲暇，就会
约上三五知己，或聚会于茶楼酒肆，或
相见于竹屋茅舍，或来到水边山野，一
边品茗饮酒，一边吟咏诗文，议论学
问，这就叫雅集。雅集可催生佳作，增
进友情，也能抱团取暖，多传为美谈。

西晋石崇有作家名号，也略能写几
笔诗文，其实骨子里是个粗人，靠劫道
起家，后来富可敌国，还爱斗富比阔。
但他喜欢附庸风雅，爱和文人交朋友，
就经常在他的金谷园邀请各路文人雅
集，其中有陆机、陆云、欧阳建、潘
岳、左思等，都是一时文坛俊杰，号称

“金谷二十四友”。他们可不只是吃吃喝
喝，一醉方休，其间也创作了大量优秀
诗文，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其现存的
作品数量就占了西晋诗歌总量的一半。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的那次雅集
也很轰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
羲之与谢安、孙绰等文友们背靠“崇山
峻岭，茂林修竹”，俯视“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再加上有佳酿助兴，不禁
诗意大发，文思如涌，不但当场问世了
37首诗歌，更成就了王羲之千古名篇
《兰亭集序》，及其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的《兰亭集序》书法。

王勃去海南探亲，腹中正饥，无意
碰上南昌一帮文人的雅集，就去凑个热
闹，蹭顿饭吃。酒酣耳热之际，一时技
痒，挥笔成篇，出尽风头，一篇千古奇
文《滕王阁序》惊艳问世，技压群雄。
每读这篇千古奇文，含英咀华，我就发
自内心感谢那一次的雅集，也感谢东道
主闫都督的热情大方。

此外， 梁孝王刘武张罗的包括枚
乘、司马相如在内的梁苑之游；曹操、
曹丕、曹植父子为首的建安七子的铜雀
台聚会；竹林七贤的竹林聚会；白居易
牵头的香山九老会；驸马都尉王诜召集
的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参与的西
园之会，都是有名的文人雅集。他们或
诗酒酬唱，臧否人物，或隐山遁水，坐禅谈经，可谓有雅兴的雅
人在做雅事。

现代文人作家们也很喜欢雅集。鲁迅在上海时，就时不时
和郁达夫、冯雪峰、田汉、柔石、巴金、胡风等作家朋友一起
聚会，研讨作品，交流信息，畅谈创作体会。有时还带着萧
红、萧军等“小朋友”们，为其指点迷津，引领方向，使他们
受益匪浅。

陕西作家把领军人物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称为“三驾马
车”，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不光是在一起喝酒饮茶，吃羊肉泡
馍，吹牛侃大山，还交流创作，互相启发，彼此激励，可谓相得
益彰。他们还暗自较劲，路遥写了本《平凡的世界》，一炮打
响；贾平凹也不甘示弱，推出了《白夜》《秦腔》，惊艳一时；陈
忠实则卧薪尝胆，后来居上，拿出了不朽巨著《白鹿原》。

北京几个志趣相投的小说家、剧作家，更是喜欢三天两头聚
一下，几杯小酒下肚，思路开了，灵感来了，七嘴八舌，集思广
益，一部作品便渐渐有眉目了，然后各自回去分工动笔。《编辑
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渴望》等一批优秀电视剧的本子，就是
王朔、冯小刚、赵宝刚、英达、梁左等一块儿侃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级作协开会也是一种雅集，只不过是
人更多，规模更大，内容更杂而已。许多作家都热衷于参加作协
会，不只是图个荣誉，更重要的是能会见老朋友，了解创作动
向，学点新东西，同时也看看他人的成就，以给自己加油、打
气、充电。

文人采风，也有雅集的意思。五七个文人组团结队，下工
厂，到乡村，进军营，去国外，可开阔眼界，见识新事物，启发
创作思路，还可会会老友，结识新友。一篇篇接地气的新作就这
样问世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加上经万般事，才能
写就“万年文”。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
仅是克己复礼之人，还是弦歌不绝的“音
乐发烧友”。

相传，孔子曾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
不知肉味，并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
也”。韶乐之所以受到孔子的盛赞，既在于
它的音调和舞蹈阵容，更因为它蕴含舜帝
受禅之圣德，承载浓郁的教化功能。

《史记》记载了一段孔子向鲁国乐官师
襄子学琴的故事。第一阶段，孔子自觉没
有掌握学习乐曲的技巧；第二阶段，孔子
认为自己没有领悟乐曲的志趣；第三阶
段，孔子依旧不满足，认为自己无法体会
乐曲创作者的为人，终究跟乐曲隔了一层。

经过一段时间的“穆然深思”和“怡
然高望”，孔子逐渐领会到了乐曲作者的非
凡气度和胸襟。这首曲子便是赞颂周文王
功德的《文王操》。

孔子周游列国后之所以要校正 《乐
经》《诗经》中的乐章和乐音，让“雅颂各
得其所”，正是深知像《文王操》《韶》这
类正声雅乐可以涵养人的中正平和之气。

孔子曾用诗意的语言形容音乐演奏的
过程：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
如也，绎如也，以成。纯美的乐声如此清
晰而明亮，是因为它饱含不同乐器和人声
的高低清浊。整个乐曲就这样连绵不断地
流动，直到最后收声落调。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通过孔子
作歌和奏乐的叙事，还可以窥见更丰富的
至情至性。

《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载录了

孔子离开鲁国后所作的悲愤之曲：“彼妇之
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优
哉游哉，维以卒岁！”歌中所指控的，是不
问朝政的季桓子。

《论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挑着
草器的隐士经过孔子门前，听到孔子击打
磬石的“硁硁”之声，感叹孔子的乐声中
既有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也有“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笃定。这种复杂纠葛的情
感，与孔子去鲁居卫期间的境遇相呼应。

不论孔子处在人生的何种阶段，音乐都

是一个重要的陪伴。《论语》提到，“子于是日
哭，则不歌”。大意是说：孔子日常不废弦
歌，只有在吊丧之时才会停止唱歌作乐。

最令人动容的，当数多部传世文献所
记录的“穷于陈蔡之间”故事：孔门师生
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的野外。山穷水尽之
际，就连忠心耿耿的徒弟子路都当面质问
孔子。孔子则依然坚持讲诵，一边弦歌不
绝，一边回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矣。”生死关头，音乐让孔子得以从困窘的
现实中超离出来，并帮助他恪守不忧不惧
的君子品格。

“乐者，乐也。”孔子所向往的境界是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一段
生机盎然的乐章：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万
物乐而各得其所。

“礼主敬，乐主和。”如果说礼仪的功
能是区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从而构建
伦理秩序，那么音乐通过激发情感，可以
把不同出身背景的人凝聚在一起，让人伦
世界愈发生机盎然。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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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动画片《长安三万里》激发了人们对唐代诗
歌与诗人的浓厚兴趣。唐代一流诗人中，李白、杜甫、白居
易各得天地间的灵气，分别被誉为天才、地才、人才；中唐诗
人李贺，因其诗风幽怪惊艳，开辟了另一种笔墨蹊径，而被
称为“鬼才”。天、地、人、鬼四才之作大体代表唐诗的主流
风貌，成就了唐诗绚烂的光环。

作为盛唐诗坛最耀眼的双子星，李白和杜甫在中唐后
就一直引得后人争相折腰、学习。在众多学习者中，李贺、
白居易足称佼佼。

李贺：笔补造化天无功

李贺继承了李白的瑰奇想象与飘逸风格，让浪漫主义
气息持续绵延；白居易进一步拓展杜甫新题乐府的写实精
神，以“诗歌合为事而作”为旨归，将视野和关怀投注在中唐
之后的民生多艰上。

李贺本为宗室子弟，但出生时家境早已破落。不仅如
此，更因其父名“晋肃”，“晋”“进”同音，而无法参加进士科
的考试。这一沉重的打击导致其诗虽源于李白，但面貌截
然有异：一狂一狷，一外向一内向。

既然科举之路走不通，李贺只得别寻他途，即写作诗
歌。当年的李白就是凭着诗歌的灼灼才华，受到贺知章引
荐而昂首走进大明宫，并感言：“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
蓬蒿人。”

不过，诗歌之路也非坦途。李贺经常带上书僮，骑着一
匹瘦弱的驴子，身背一个古破的锦囊，在斜风细雨中、荒山
古寺旁、村落林荫下艰难求索、苦吟觅诗。凡遇所得，立刻
写成零句投入囊中。傍晚归家时，母亲看见累累的诗札，不
由得感叹：这是要把一颗心呕吐出来才会停止的呀！可以
说，李贺在用生命创作。

作为“天才”，李白的飘逸不拘是常态，兴之所至，援笔
立成。由此也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即诗歌多有重
复。明代的大才子王世贞就批评太白诗：“十首以前，少陵
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

这类“雷同化写作”在李白的赠别诗中尤为突出，常表
现为尾句以水来表示思念，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寄情与流水，
但有长相思”“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且语意多有相似。

相较之下，李贺可谓“呕出心乃已耳”的苦吟型代表。
等闲的一句一词都要费心琢磨，岂会自我蹈袭、千篇一律？
他以一己的心血，开辟了另一种诗歌风格，即“辞尚奇诡，所
得皆惊迈”。

举个例子，纵观历代描写鬼神的诗文，如“长吟太山侧”
（陆机《太山吟》）、“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往
往鬼哭，天阴则闻”（李华《吊古战场文》）等，无不是单一的
鬼魂吟哭的模式。李贺则以其灼灼才华，以其持续苦吟，在
前人的高峰下开凿出一路新的诗歌风尚与趣味——

从情感上看，他笔下的牛鬼蛇神皆为注入了大量情感
体验的内心投影；以技巧而言，他娴熟地为视觉装饰上鲜艳
的色彩，为听觉点缀上个性化的啼泣，再“无缝对接”以通
感、拟人等修辞技法，营造出一个个阴极、冷极、诡极的鬼神
幻境。

比如，“忆君清泪如铅水”“天若有情天亦老”，将无
情之物赋予无限深情：铜仙堕泪，苍天改容，确实是“古
今无此神妙”。

又如，“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石缝、幽
泉、鬼火、松花种种凄冷物象，施以诡谲的组合，一片森然鬼
气跃然纸上。

再如，“幽兰露，如啼眼”“冷翠烛，劳光彩”，仿佛看见兰
露啼痕、绿烛幽冷。不同的是，阴森中多了些许温度，哀悼
的是美人不偶，感伤的是自身不遇。

“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用独有的“仙才、鬼语、妙手、
灵心”，创造出众多“鲸呿鳌掷，牛鬼蛇神”般虚荒诞幻的意
象，令古今无数读者拍案称绝。

白居易：书写一朝“诗史”

与李贺痴情于鬼神描写不同，白居易秉持的是“达则

兼济天下”，更多关注人世间的民生疾苦。
贞元十六年，28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在一个言说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这自然是非同凡响
的。贞元十八年，他又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更是
高人一等。

三登科第之后，青年的白居易以一曲《长恨歌》惊艳
世人。诗人诉说着“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孤凄。
但这一时期，儿女情长并非白居易的本来面目。在担任中
层官阶翰林学士、左拾遗后，他开始了“志在兼济”的实
践与努力，通过大量创作的新题乐府，书写下宪宗一朝的

“诗史”。
白居易在 《新乐府诗序》 中大声疾呼：诗当“为

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
把尖锐的笔锋，刺进现实的黑暗，并积极为底层的民众代
言——

因为哀伤“农夫之困”，对“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
粟”发出控诉；当看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时，
敢于指责当权宦官“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即便自
己穿上棉衣、享受“稳暖”之际，依然拥有“安得万里
裘”“天下无寒人”的博大情怀。

在“穷年忧黎元”这一点上，白居易和杜甫是高度一
致的。白居易既发扬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在艺术层
面的章法、句法上有刻意模仿之处。

我们来看《兵车行》（杜甫）和《新丰折臂翁》（白居
易）这一组“姊妹篇”：在描写送别场景时，杜甫说“牵
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白居易则言“村南村
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不同的是送行的队伍，相
同的是回荡在天地之间的恸哭哀嚎。

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举动，让权贵者
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不久，白居易被
贬江州。在浔阳江畔，诗人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感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自此，白居易的思想从“达则兼济天下”转向“穷
则独善其身”。晚年的他“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对庙
堂争斗、自身荣辱不再执着，而愈发追求自适、超然。


